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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 创作讲究“人心对人心”，越合拍越顺畅

　　很多人羡慕编剧何冀平，她的作品无论是在电
影上还是话剧上，扎扎实实，都立住了。30 年前，
她打造了北京人艺的经典话剧《天下第一楼》剧本，
而后凭创作《新龙门客栈》、《黄飞鸿》、《新白
娘子传奇》、《楚留香》、《龙门飞甲》等影视作
品享誉华语影视界。这些年，不少人都围着她打探
创作的秘笈，想知道为什么她笔下的人物为何总是
有血有肉，让人印象深刻。“做编剧，灵感和个人
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初期生活给我的坎坷是我一生
不会忘记的，我也感谢众生给我的逆境，这个逆境
其实是成就人的，我也没有什么秘笈，只知道认真
付出，写出好作品，做人和写作从来都是一致的。”
　　到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作机会找到了何冀平，
她几乎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跑，笔耕不辍，完成一次
又一次创作，不过以后，她对选择剧本有了更高的
前提，“比如和许鞍华合作《明月几时有》，她知
道什么是好，如果你认为这个好，她也觉得好，这
就叫合拍，这种懂得、默契、合拍，是我现在选择
剧本的一个前提。”对创作，除了效率极高，她也
有更深刻的看法，一直谨记这一行是一个大众艺术，
不是个人性格表达：“我希望我写的戏好看，但这
个好看不是靠故事和声光电或是炫的噱头，必须要
有思想内涵和普世真理。”采访中，她多次感叹自
己对编剧这个职业的热爱，也感慨着，这些年自己
经历的“决胜时刻”何止一二，如同士兵，只能前进，
不能后退。
　　创作常态

　　开足马力从来不怕时间不够

　　写稿中的何冀平，就像个陀螺不停地转。去年
11 月，她接到制作人张和平的电话，让她接下创作《决
胜时刻》的剧本。那时，何冀平还在香港，时间紧
迫是这部电影制作的最大难题，但紧急任务这件事
她早已习惯，这些年，每个找到她的本子大多仓促
紧急。尽管她没有写过这类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
影片，另外剧本中涉及的人物大多逝世，没法面对
面采访收集资料，“我看大量的现实资料，尽可能
去找一些经历过当年的人采访，好在这次创作资料
特别多，全方位、各角度都有，比如博纳影业马上
给我提供系统的史料，北京市委宣传部也给了很多
帮助，比如整个北京的图书馆对我开放，随时都可
以查阅。”这类能触及的巨大资料库给了她更多落
笔的自信，“我坚持的一个原则是没看过的东西一
定要看到，因为没有时间，要一边看一边想象，一
边出结构。”这种创作节奏，在何冀平这里并不少见，
20 多年前，经典剧集《新白娘子传奇》大受欢迎，
制作人觉得应该要再多创作一些，当机立断决定要
立马补上二三十集，“当时就开始补，每天真是奋
笔疾书。那时真是快，一天写一集，一集一万多字，
前边剧还在放，后边就写一张，用传真机传到现场，
真是开足了马力。”
　　70 年前，3 月 25 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至北
平，进驻香山，完成国共和谈、指挥渡江战役、制
定经济政策、筹备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
大事件。《决胜时刻》的剧本创作，如何有新意地
展现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何冀平决定新创、
塑造几个小人物，有保卫毛泽东的便衣警卫员，有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女播音员，还有个在毛泽东身
边的年仅 16 岁的孩子，因为小，老是闹着想回家。
何冀平谈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最注重的就是人物，
如果人物抓不住的话她就觉得心里空空的，毛泽东
作为全片的主角，以往对他的刻画大多是宏观层面，
何冀平想着要从各个方面找角度来烘托、塑造出更
生动的毛主席：“因为资料挺多，可写的东西就蛮多，
我设置的这人物多多少少和毛主席会有点直接或间
接的关系，这样可以展现更亲民、更不一样的毛主席，
只要把握住了几个人物，就好像一条大河里边有几
个坚实的桥墩，只要在桥墩上架起桥来就是了。”
　　都说何冀平是写人的高手，她却把这个评价看
做是工作的基础，“因为我们不管写什么，电视剧、
电影、话剧，归结起来都必须要写人。若是写不出
人物，不就成了纪录片？或是你写出来的是脸谱化
的，大家一看就知道的人物，那也称不上具备编剧
的本质和这个职业的技巧。所以你必须笔耕不辍，

哪怕是相同的题材，也要写出不同的人物。”《决
胜时刻》后期制作完成，导演黄建新第一个邀请何
冀平去剪辑室观看，经过那几个小时，何冀平心里
特别踏实，她自认为不是个感性的人，但还是流了
不少眼泪，让她感动的除了对影片本身的满意度，
还有团队的力量。“这部电影确实拍得很好，在那
么短的时间内，两个导演、摄影、美术、道具、配
乐各方面都配合得相当好，遇上这种团队可以说是
很精彩呈现了我的剧本，我也知道这需要经过很多
努力才能拍出来”，说到这里，她再次重复她的创
作挑选标准——不挑题材，只看团队。

　　《邪不压正》
　　创作历程

　　农村插队经历改变创作观

　　何冀平生长在北京，从小跟着外婆长大的她性
格十分内向，将兴趣和精力都放在了家里几千本名
著和古典文学上。据她说，光是家里捐出来的书就
达三千多本，她最爱看《红楼梦》，曹雪芹寥寥几
笔便能绘出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让她叹为观止。
　　何冀平喜欢昆曲、喜欢契诃夫，也曾在特殊年
代下乡历练。从那时起，她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为
农民们创作戏剧。回想那段经历，插队环境艰苦，
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还有没有饭吃，可何冀平没有
掉过一滴泪，“到了农村，我突然感觉到，老农们
不管我什么出身，他们只是爱看我的戏。我的戏一
上演，他们就在那里笑。”这些体验完全改变了何
冀平，让她重新知道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她的创作
也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开始，生活的跌宕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让她三十出头就写出了《天下第一楼》的
剧本。1988 年，这部话剧的首演令她名动北京城，
中国戏剧大师曹禺曾经连续看过五遍。除了曹禺，
导演徐克在香港也看了这部作品，由此还让何冀平
走进了商业电影圈。
　　那时，因为丈夫在中国香港工作的关系，何冀
平也随夫南下。虽然《天下第一楼》在内地好评如潮，
可是到了一个文化、语言都陌生的环境里，何冀平
的劲儿不知往哪儿使、她的笔不知往哪儿写。她进
入电影机构，正值创作精力旺盛，提供了五六个构
想，但都不得回音，那时的她特别迷茫，不知道自
己还能不能继续干编剧。直到接到徐克的电话，“他
说‘我是徐克，我想你能把一个饭馆都写得这么好，
那你一定能把别的剧本写好’。”
　　从此，何冀平走入了影视圈，编剧了电影《新
龙门客栈》、《投名状》、《龙门飞甲》、《明月
几时有》、《邪不压正》；电视剧《西楚霸王》、《香
港的故事》、《千秋家国梦》……何冀平的影响力
也随之飙升。
　　其后，何冀平又重回话剧舞台，《德龄与慈禧》
是她回归话剧界的第一个剧本，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还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展演。
　　和她合作的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导演，徐克、姜
文、许鞍华，在这其中她最讲求“人心对人心”，“我

看到一个人很快就能知道他（她）是一个怎样的人，
就像和许鞍华刚合作的时候，她说，你，我没有看透。
但很快，我相信她也看透了我，感情的融合才促使
了创作的融合；再比如很早我就认识姜文，但没有
合作过，他非常恳切地邀请我去做编剧，但这部戏
也有我的初衷和私心，想通过姜文的才华和他的镜
头，重现一个我想象中的北京。”
　　曾编写过话剧《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
电影《新龙门客栈》《投名状》《龙门飞甲》《明
月几时有》《邪不压正》《决胜时刻》等，电视剧《新
白娘子传奇》《千秋家国梦》等经典作品。

　　独家对话

　　新京报：都说创作过程是痛苦的，但你总能高
产又出精品，怎么做到的？
　　何冀平：其实和大多数编剧都一样，每个剧本
都会经历很多艰辛，也会遇上瓶颈，甚至有过不去
的地方，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不同的，具体很难去
描述是如何渡过难关。创作我永远没有诀窍，就是
按部就班、一步步去做。
　　新京报：很多人认为你天生就是一个金牌编剧，
你有听过这类评价吗？
　　何冀平：哪有生下来就是金牌编剧的呀（大笑），
但确实我是做了很多年，编剧的经验还是有的。至
于要找到所写故事的核心灵魂，要去展示故事的主
题、表达我的思想，可以说是各花入各眼，都是（每
个编剧）各自的追求，同样的一个题材，你换一个
编剧，他也有他的办法，也能给你写出来另一个作
品，但这个作品的呈现就跟每个作家的自我追求相
关。我的追求就是希望有人物、有血肉、要好看。
不管是多么干巴巴的题材或者多么严肃枯燥的题材，
我必须要它好看。如果不好看，没人去买票，怎么
拔高创作，说再多、说得再高深也没用。
　　新京报：那从业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遇到的
比较大的挫折是哪次呢？
　　何冀平：哈哈，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可能还真
是他们说的那句，是上天让我来写剧本的，截至目
前我还真没有遇到过很大的挫折（笑）。
　　新京报：跟你合作过的导演都很有名，也很有
个性，编剧和导演之间的化学反应是需要时间磨合
的吗？
　　何冀平：他们各有各的特点，我最欣赏的也是
他们各自的特点，这些导演非常有才华，每个人的
拍摄方式、行事风格都不同，但他们总可以把我的
剧本拍得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决胜时刻》，我从
未看过黄建新发愁，一堆人在片场像在战场一样，
都要累死了。但他就是铁打的，一会儿坐到监视器前，
坐两分钟就跳起来了，又跑到“前线”去说该怎么做，
一会儿又回来，坐不到几分钟又跳着走了，盯这儿
盯那儿，那种活力和激情特别让我佩服，也让我怀念。
我特别喜欢这个团队，如果没有他们，只有我这一
个剧本，就算我有再大的本事，就算我是孙悟空也
做不出来。
　　新京报：像姜文这样特别有个性的导演，和他
合作感受如何？
　　何冀平：《邪不压正》我们合作非常愉快，一
个是他很尊重我，再一个，我认为他的很多想法确
实是有独到之处。我们谈了很久，这是从小说改编
的电影，有它基本的故事走向，我们就是在故事走
向和人物塑造中做改编，他会说自己的想法。比如《邪
不压正》最终一稿，他就直接告诉我就只要你写的，
因为我完全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想要什么，把他想
要的东西写在剧本上，不是简单地罗列，而是根据
情节进行融合，在他设想上加工，一切都特别水到
渠成。
　　新京报：一个戏的题材似乎局限不了你，那现
在你挑选的创作标准是什么？
　　何冀平：人心照人心，我始终看重的是团队和
合作的对象，要的就是合拍和互相理解，如果你弄
一个合不来，他不认同你，你不认同他，大家没有
必要也没有时间去闹别扭，也没工夫去闹别扭，所
以要看合拍。另外在前期必须尽量沟通，如果互相
可以接受，合作起来就会很顺畅。

（来源：新京报）


